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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圣性是基督教学说中最基础的概念之一，也是将神与人连接起来的重要概念。俄罗斯东
正教对圣性的理解包含三重内涵：一是上帝固有属性的本体论内涵，二是全体基督徒的普遍性内涵，
三是具体圣徒的个性化内涵。从圣性的第三重内涵出发，便形成了俄罗斯东正教丰富多样的圣徒类
别，与此同时，在这些圣徒的身上又彰显出俄罗斯东正教圣性概念中所存在的遁世与入世之间，教权
与政权之间，神秘主义与多元化修行实践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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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

圣性① （希腊语 αγιοτη，俄语святость），
是基督教学说中最基础的概念之一，也是将神与
人连接起来的重要概念。７－８世纪，认信者圣
马克西姆 （ИсповедникМаксим，５８０－６６２）和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 （ИоаннДамаскин，７世纪末
－约７７７－７８０）对圣性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全
面的论述，后世的学者亦孜孜不倦地从多个角度
探究圣性之奥义。德国哲学家、宗教学家鲁道
夫·奥托 （Ｒｕｄｏｌｆ　Ｏｔｔｏ，１８６９－１９３７）在其著
作 《论神圣》（Ｄａｓ　Ｈｅｉｌｉｇｅ，１９１７）中创造了一
个新词 “努秘”以阐释圣性，俄罗斯神学家 П．
А．弗洛连斯基 （П．А．Флоренский，１８８２－
１９３７）从美学的角度对圣性进行剖析，俄罗斯哲
学家 Н．А．别尔嘉耶夫 （Н．А．Бердяев，
１８７４－１９４８）则从 “创作”（творчество）的层面
对圣性进行探究。古代教父、西方和俄罗斯的学
者对圣性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其共通之处，但在具
体的文化背景之下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本文拟
首先介绍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圣性的三重理解，接
着梳理圣性在俄罗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几种具体

体现，最后指出理解俄罗斯东正教圣性的三个
维度。

一、圣性的内涵

俄语的圣性一词从词源上看，其词根свят
可以追溯到原始斯拉夫语中的＊ｓｖｔ－ （＝＊
ｓｖｎｔ－）。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语言学家В．Н．
托波罗夫 （В．Н．Топоров，１９２８－２００５）在

《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圣性与圣徒》（Святость
исвятыеврусскойдуховнойкультуре）② 一书中
详细分析了原始斯拉夫语的＊ｓｖｔ－与印欧语

＊ｋ＇ｕ^ｅｎ－ｔｏ－之间的渊源关系。托波罗夫指出，

在多神教时期，＊ｓｖｔ－这一词根指生命实体神
秘的成长与繁荣，体现出生命力量和能量的富
足。基督教传入罗斯后，俄罗斯人并没有采用希
腊语的αγιοτη，而是延用原始斯拉夫语＊ｓｖｔ－
来表示圣性这一概念，在保留其原有含义中于基
督教教义有益的内容 （如成长、扩大）的同时，
将其内涵从物质的领域转向了精神的领域。
在东正教的语境下，圣性既是本体论意义上

的概念，同时又有着具象的表达，它包含三个层
面的内涵，且三个层面彼此相互联系，成功构架
起神人之间的桥梁。
第一个层面，圣性是上帝最主要的属性之一，

是上帝脱离于尘世、高于所有受造物的特性，具
有神秘、不可言说、不可知性。圣性是对古希伯
来语ｑａｄｏ的翻译，其含义是 “分离”，即上帝与
尘世领域相分离，因此，上帝具有超越性。因为
圣性是上帝的主要属性，所以圣经中经常将其称
为圣，如 “我必显为大、显为圣……”③ “圣哉，
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
能者！”④那么，作为上帝固有属性的圣性是否被
“禁锢”于上帝自身呢？答案是否定的，借助
“能”（энергии）的学说，上帝之圣与人发生了联
系。“能”是东正教的重要学说，拜占庭神学家格



里高利·帕拉玛 （ГригорийПалама，１２９６－１３５９）
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根据格里高利·帕
拉玛的论述和君士坦丁堡会议 （１３５１）的文件所
载，“能”是上帝本质的活动 （действие），是上帝
本质的显现，虽然上帝的本质不可知、无法参与，
但是上帝以 “能”的方式从自己的本质中走出来，
进入到自然、人类历史以及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从而使人参与上帝成为可能。而人藉由恩典参与
上帝、与上帝合一，也即 “神化”（обожение），
就构成了圣性学说的主要内容⑤，同时也引出了
圣性第二和第三个层面的内涵。
第二个层面，圣性是所有基督徒——— “神圣

的人民”（святойнарод）的共同特点，这是圣性
内涵的普遍性体现。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所有的
基督徒都应努力参与上帝，实现与上帝的合一。
上帝是圣的，因此一切受造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因
与上帝联系或是认识上帝而成为圣的。“因为经
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⑥

基督徒通过认知上帝，藉由基督获得拯救而与上
帝发生了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圣的，故
而使徒保罗在给罗马、哥林多、提摩太、以弗
所、腓立比、歌罗西的信中称这些地区的基督徒
为圣徒。⑦全体基督徒的圣又是如何与上帝固有
之属性发生紧密的联系呢？这种联系主要在于圣

餐礼的礼拜实践。圣餐礼是教会生活的中心，在
圣餐礼过程中，经过特定的仪式，圣饼与酒转变
为基督的 “身体”和 “鲜血”，这种转变从外在
的理性视角看具有象征的意味，但从信仰的内在
视角来看则是一个 “真实”的事件：圣餐———圣
饼与红酒———是救主耶稣基督的肉身⑧，因此，
在这 “身体”与 “鲜血”中蕴藏着基督的圣性，
信徒领受圣餐，便意味着与上帝的合一，诚如
《约翰福音》所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
面，我也常在他里面。”⑨因此，从领受圣餐而参
与基督圣性的角度而言，全体基督徒被称之为
“神圣的人民”，“神圣的人民”中的每一位亦是
圣的。在今天东正教的圣餐礼仪式中，在预备领
受圣餐之前，司祭拿起圣体将其置于圣餐碟之
上，说道：“圣体归圣”（Святаясвятым），两个
单词前者指圣体，后者指领受圣体血而分有基督
之圣性的人们，短短两个单词表达了人们如果想
要成圣，需要在基督尘世的身体———教会中领受
圣餐以分有圣性的含义。综上所言，第二个层面
的圣性，强调的是 “信”和参与教会仪式 （主要
指圣餐礼）。
第三个层面，圣性体现于个别基督徒———圣

徒身上，这是圣性的个性化表达，也是俄罗斯东

正教会传统上对圣性理解的主要内涵。俄罗斯哲
学家、神学家 С．Н．布 尔 加 科 夫 （С．Н．
Булгаков，１８７１－１９４４）指出，圣徒是这样一些
人，他们 “依靠自己的有效信仰和有效的爱的修
行，在自身中实现了似神性，也依靠这种修行，
他们就有权显现神的形象，并得到神的更多恩
典”⑩。也即是说，这些人藉由信仰和不懈的努
力，在恩典的作用下，实现了自身的神化，恢复
了与上帝的相似，因而被称为圣徒。根据东正教
的教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体现出造物
主的一些本质，如理性、意志自由、不朽、能够
创造等。人身上上帝的形象就是人和自己的原型
———上帝———的相似。人堕落之后失去了与上帝
的相似，上帝的形象被歪曲，为了重新恢复人身
上上帝的形象，恢复与上帝的相似，基督道成肉
身。基督接受了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在基督中被
神化，由此开启了整个人类通往上帝，也即 “神
化”、成圣的道路。具体而言，基督教中的圣徒
主要指被教会封圣的地方或全教会圣徒。这些人
是现实生活中鲜活存在的个体，他们的 “圣”不
仅体现在皈信和参与教会仪式上，更在于其生命
的轨迹———对于成圣所付出的努力。圣徒的生命
轨迹丰富多样、千差万别，对其多样化的修行方
式进行归纳总结，于是便形成了东正教会圣徒的
几种类型，抑或说几类圣性。

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圣性类型

圣性的第一层内涵抽象而神秘，难于理解，
而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相较之于西方略显滞后，直
至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才涌现出了一些神学大
家，如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И．Ф．梅因
多夫 （И．Ф．Мейендорф，１９２６－１９９２）等，
圣性作为有着抽象内涵的名词亦出现于２０世纪
初瑏瑡，可见，对圣性进行深入的、本体论方面的
思辨在俄罗斯东正教会虽占有一席之地但较为缺

少传统的积淀。圣性的第二层内涵全体基督徒的
“圣”，在基督教早期具有强调和突出少数基督徒
群体与周围大量的多神教徒身份的与众不同，尤
为受神眷顾的特殊意义，起到一定程度地坚定其
信仰的作用，而在俄罗斯，９８８年罗斯受洗
（КрещениеРуси），自上而下接受了基督教，基
督教的地位毋庸置疑，因而这种突出基督徒身份
和坚定其信仰层面的 “圣”对俄罗斯东正教会而
言并不具有迫切性。圣性第三个层面的内涵———
具体的圣徒，作为现实和理想人物的统一体，其
行为具有示范性，对于神学发展相对不发达，多
神教传统的 “遗泽”较为深远的俄罗斯而言，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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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成为东正教思想的载体和民间信仰观念的体

现，也即是说，人们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以及个
体的行为来理解抽象性的教义和学说。因此，在
俄罗斯东正教的语境下，谈论圣性时主要是围绕
圣徒展开的。罗斯接受基督教后，从拜占庭承继
了大量为东部教会所崇敬的圣徒，此后，随着俄
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逐渐封圣了一批本土圣
徒，这些圣徒根据其修行方式的不同，主要归入
如下几类瑏瑢：
１．殉教士 （мученик）。殉教士是比较古老
的一种圣性类型。希腊语殉教士 （μαρτυ）的本
意是见证人，耶稣是用自己的鲜血见证真理的原
型。从见证人的角度而言，这个词还可以指早期
的使徒，他们见证了耶稣的一生和复活。随着基
督教遭到迫害，这种见证主要指基督徒效法基督
的道路，为信仰而自愿牺牲，并由此见证了基督
所赐予他们的恩典，这种恩典将受难变成喜悦，
与此同时，他们还见证了基督战胜死亡以及自己
为基督所接纳。瑏瑣由于因信仰而受难的信徒大量
涌现，殉教士这一更加形象的含义逐渐为大家所
接受，但其内在的 “见证人”含义并没有因此而
消失。基督教传入罗斯的最初几个世纪，在罗斯
大地上也出现了一批因信仰而牺牲的信徒，如因
与多神教的冲突而殉教的瓦良格人费奥多尔

（Феодор，１０世纪）及其子约翰 （Иоанн，１０世
纪），蒙古人入侵时因拒绝改宗而殉教的切尔尼
戈夫的大公米哈伊尔 （Михаил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１１７９－１２４６）等。此外，在俄罗斯还有两类比较
特殊的不同于因信仰而受难的殉教士，即蒙难者
（страстотерпец）和新殉教士瑏瑤 （новомученик）。
蒙难者多因政治原因而受难，且多为王公，

其特点是自愿牺牲。俄罗斯最著名的两位蒙难者
是大公鲍里斯 （Борис）和格列勃 （Глеб），根据
圣徒传记和编年史的记载，他们于１０１５年被自
己的兄长斯维亚托波尔克 （Святополк，约９７９
－１０１９）杀害。鲍里斯和格列勃并非因信仰而蒙
难，而是因为内讧，但他们在死亡面前所表现出
的驯顺、不抵抗、自愿牺牲，被看作是一种修行
和功绩。如同耶稣用自己的鲜血弥合了上帝与人
类之间的关系一样，鲍里斯和格列勃用自己的鲜
血洗刷了罗斯大地的罪。他们的受难所体现的圣
既融合了斯拉夫传统的圣的概念中 “牺牲”的含
义，同时又赋予了圣以基督教的新意，这表明在
基督教初入罗斯之时对圣的概念在理解上的

转变。
新殉教士，指２０世纪以来因信仰或迫害而

牺牲的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目前已封圣的全教会

新殉教士和认信者达１７００余人。瑏瑥对新殉教士和
认信者的封圣更看重的是他们作为东正教徒面对

迫害时所表现出的道德高度。２０世纪的迫害与
基督教早期不同，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政治指
控，因此，对于被捕的东正教徒而言，重要的是
能够经受住折磨，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无根据的
指控，避免牵连无辜之人，这被看作是２０世纪
东正教徒最主要的道德责任。诚如俄罗斯圣经学
家А．施曼伊娜－维利卡诺娃 （А．Шмаина－
Великанова）所言：“古代的殉教士是复活的见
证人，是基督神性的见证人……新殉教士———见
证了基督的人性……２０世纪的圣徒———是活生
生的人，政权虽对其进行了致命的折磨，但没能
泯灭其人性。”瑏瑦此语道出了２０世纪新殉教士和
认信者圣性的真谛。
２．与使徒齐名的圣徒 （равноапостольный）。
这类圣徒指在传播基督教方面做出特别贡献，堪
比早期使徒的圣徒。与使徒齐名的圣徒早有先
例，如使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并得以广泛传播
的君士坦丁大帝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ｕｓ　Ｉ　Ｍａｇｎｕｓ，２７２
－３３７）和海伦娜皇后 （Ｈｅｌｅｎａ，约２５０－３３０），
在俄罗斯堪比两者对基督教贡献的是弗拉基米尔

大公 （ВладимирСвятославич，约９６０－１０１５）
及奥尔迦女大公 （Ольга，约８９３／９２０－９６９），
此外还有对日本东正教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大

主教圣尼古拉 （НиколайЯпонский，１８３６－
１９１２）。俄罗斯本土的与使徒齐名的圣徒仅此３
位，可见此荣誉之殊胜。
３．修士圣徒 （преподобный）。放下尘世的
羁绊，隐遁荒野或修道院禁欲苦修以恢复似神的
形象是修士圣徒的共通之处。俄罗斯的修士圣徒
是伴随着修道制度在罗斯大地的产生而出现的，
１１－１４世纪中叶的一批修士圣徒主要来自于奉
行斯图底共同修道规章的基辅洞窟修道院 （建于
１０５１年）。１４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精神之父”
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吉 （СергийРадонежский，
１３１４／１３２２－１３９２）恢 复 了 共 同 生 活 修 道 院
（общежительныемонастыри）瑏瑧，使得修士圣徒
的圣性在俄罗斯大地上得到传播和彰显，涌现出
了一大批修士圣徒。这些圣徒继承了谢尔吉的精
神遗产，并逐渐衍生出两种侧重有所不同的修行
方式，一种如沃洛科拉姆斯克的约瑟夫 （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１４３９－１５１５），偏重实干的修道生
活；一种如索拉的尼尔 （НилСорский，１４３３－
１５０８），偏重冥想的修道生活，这两种修行方式
折射出俄罗斯东正教修士圣徒圣性中两个既矛盾

又统一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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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主教圣徒 （святитель）。顾名思义，主
教圣徒指主教级别的圣徒。主教圣徒首先是修
士，因此，禁欲苦修是其基本的品质，但不限于
此。俄罗斯东正教会特别强调主教在其他一些方
面的修行，如传教，捍卫信仰的纯洁，守护教
会、城市与国家。在传教方面，主要体现在向多
神教徒、向边疆传教。例如，彼尔姆的主教斯捷
凡 （Стефан，１４世纪４０年代－１３９６）及其继任
者格拉西姆 （Герасим，？－１４４７）、皮基里姆
（Питирим，？ －１４５５） 和 约 拿 （Иона，？ －
１４７０）完成了泽梁人的启蒙工作；主教圣英诺肯
季 （库利奇茨基）［Иннокентий（Кульчицкий），
约１６８０－１７３１］在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伊尔库
茨克主教区。在捍卫信仰的纯洁方面，主要指与
异端 的 斗 争。如 与 斯 特 里 戈 利 尼 克 信 徒
（стригольники）瑏瑨进行斗争的苏兹达利的主教季
奥尼西 （Дионисий，约１３００－１３８５），与日多夫
斯特沃信徒 （жидовствующие）瑏瑩 斗争的诺夫哥
罗德的大主教根纳季 （Геннадий，约１４１０－
１５０５）。在守护教会、城市与国家方面，在公国
内战期间，主教和大公一样发挥着守卫城市的作
用，例如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任大主教圣约翰
（схиархиепископИоанн，？－１１８６）与苏兹达利
的大 公 安 德 烈 · 博 戈 柳 布 斯 基 （Андрей
Боголюбский，约１１１１－１１７４）进行和平谈判；
在蒙古人入侵时期，都主教彼得 （１３世纪下半
叶－１３２６）、阿列克西 （Алексий，１２９２－１３０５
之间－１３７８）等一些主教的活动不仅具有守护东
正教会的性质，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护卫民族和国
家的色彩。
５．正信者 （благоверный）。正信者指虔信
的大公及大公夫人 （包括其子嗣）瑐瑠，其圣性不
仅缘于个人的虔信，诚如主教圣徒一样，还在于
服务 （служение），即对东正教信仰、公国、人
民的守护，且对这种服务精神看重的是其初心，
而非结果，亦非政治活动，因而被封圣的正信者
大公中既有罗斯的庇护者涅瓦王亚历山大

（АлександрНевский，约１２２０／１－１２６３），在库
利科沃原野击败蒙古大军的顿河王德米特里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Донской，１３５０－１３８９），
也有几次被诺夫哥罗德人赶走的曾经的诺夫哥罗

德大 公 弗 谢 沃 洛 德 （Всеволод Мстиславич，
１０９２－１１３８）瑐瑡，莫斯科的竞争对手特维尔大公
米哈伊尔 （МихаилЯрославичТверской，１２７２
－１３１８）等。
６．圣愚 （юродивыйХристаради）。圣愚即
为了上帝愚拙之人，是深受俄罗斯人民爱戴的一

类圣徒。这些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苦修方式：佯
装愚拙疯狂，放弃尘世正常的物质生活，以自愿
受难 （самоизвольноемученичество）瑐瑢 的方式克
服内心的骄傲与荣耀，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与上
帝合一。这是圣愚圣性中自我修行的方面。此
外，俄罗斯圣愚的圣性中还具有社会观照的面
向，即揭露，特别是揭露权贵，这也是俄罗斯的
圣愚与拜占庭的圣愚相比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并构成１４－１７世纪俄罗斯圣愚 “黄金时代”的
圣愚身上重要的特征。俄罗斯比较著名的圣愚有
乌斯秋格的普罗科皮 （ПрокопийУстюжский，？
－１３０３）、诺夫哥罗德的费奥多尔 （？－１３９２）
和尼古拉·科恰诺夫 （НиколайКочанов，？－
１３９２）、莫斯科的圣愚瓦西里 （ВасилийБлаженый，
１４６２／１４６９－１５５７）等。

三、俄罗斯东正教圣性的三重张力

上述几个类别的俄罗斯本土圣徒共同勾勒了

俄罗斯东正教圣性的基本面貌，彰显了圣性这一
神秘的种子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的具象化体现，
从中可以看到俄罗斯东正教圣性中所潜藏的三个

方面的张力：其一是遁世与入世之间的张力，其
二是教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其三是神秘主义与
多元化修行实践之间的张力。
１．遁世与入世之间的张力
在基督教早期受迫害时期，最能彰显圣性的

是为了基督的信仰而牺牲的殉教士。随着３１３年
《米兰敕令》（Ｅｄｉｃｔｕｍ　Ｍｅｄｉｏｌａｎｅｎｓｅ）的颁布，
基督教合法化；３２０ 年帕科米乌 （Пахомий
Великий，约２９２－约３４６）在尼罗河东岸建立
了第一座共同生活的修道院瑐瑣，此后大量修院陆
续涌现，基督教圣性的重心也发生了由红色殉教
向白色殉教的转化，即向遁世苦修的转化。在俄
罗斯东正教本土的全教会圣徒中，修士／修女圣
徒近４００人，占俄罗斯本土全教会圣徒的近
７０％ （不计算新殉教士和认信者）瑐瑤。可见，避
世进行斋戒、祈祷的苦修圣性在俄罗斯东正教会
中同样备受推崇。这种苦修生活是对耶稣生活方
式的效法：放弃尘世的亲情羁绊、物质诱惑，斋
戒、祈祷地度过一生，这其中既体现了 “圣”的
分离———与尘俗领域分离的属性，同时也体现了
圣的与上帝合一的内涵——— “分离”的目的是要
通过斋戒、祈祷的生活尽可能地接近理想的原
型———基督。
虽然俄罗斯东正教会对遁世苦修的圣性倍加

推崇，并高度评价阿索斯山修士全然避世的生
活，但在俄罗斯东正教修士圣徒的身上还存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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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面向。纵观俄罗斯备受崇敬的东正教修士圣
徒的传记，可以看到这些人并非是超然世外的
“隐士”，他们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介入尘俗，这种
介入既有社会慈善层面的，像西方天主教修会一
样，俄罗斯的很多修士圣徒带领修道院开展慈善
事业，如俄罗斯修道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基辅洞窟
修道院的圣费奥多西 （ФеодосийПечерский，约
１００８－１０７４）在修道院旁建收容院，每周给监狱
的犯人运送粮食，修士圣徒沃洛科拉姆斯克的约
瑟夫修建孤儿院，饥荒时打开修道院的谷仓；又
有精神慰藉和道德层面的，如奥普塔修道院的长
老们、著名的修士圣徒萨罗夫的谢拉菲姆
（СерафимСаровский，１７５４－１８３３）为来访的世
人答疑解惑，谢拉菲姆还称每一位来访的人为
“我的快乐”，虽非修士但对尘世的出离又胜似修
士的 “圣愚”，用挑衅和胡闹做掩饰以警醒世人
背离基督教道德的行为；还有政治层面的，如基
辅洞窟修道院的圣费奥多西、拉多涅日的圣谢尔
吉、白湖的圣基里尔 （КириллБелозерский，
１３３７－１４２７）为了平息内讧、公国纷争而在大公
之间斡旋；此外，更有民族层面的，如拉多涅日
的圣谢尔吉为出征蒙古大军的顿河王德米特里

祝福。
修士圣徒的苦修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出离尘世

的别样生活，为人们理解什么是似神性提供了鲜
活的样本，同时，修士圣徒的行为又表明修道生
活本身不是目的，还要服务尘世，保护尘世，为
尘世祈祷，在精神上牧养尘世。如何把握遁世苦
修和爱世人之间关系的尺度就构成了修士圣徒圣

性的一个关键，其中可以捕捉到一些基本的原
则，如以修为本，以慈善、精神、道德介入为
辅，民族大义为先等。至于政治层面的介入，从
圣性的角度而言，并不构成其 “圣”的必要条
件，主要是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对俗世
观照的一种体现，从而使得其圣性更加丰满。
２．教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
基督教道德毋庸置疑是衡量圣性的根基和准

则，但圣性的 “失语”和 “繁荣”又在一定程度
上折射出教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这也构成了理
解俄罗斯东正教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
圣性的 “失语”表现为教会的主动 “失语”

和被动 “失语”。主动 “失语”指对中央集权国
家成立后沙皇圣性的失语。事实上，封圣君主的
传统早已有之，如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
（ΙουστινιανóΑ′，约４８２－５６５）被纳入正信者之
列，统一的国家形成之前的俄罗斯大公约４０
人瑐瑥被封为全教会圣徒，然而，伊万雷帝 （Иван

ＩＶВасильевич，１５３０－１５８４）以来的沙皇除末
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НиколайＩＩ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１８６８－１９１８）以蒙难者的身份进入圣徒之列，再
无一位沙皇被封圣，虽然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曾
出现过关于伊万雷帝封圣问题的争论，但教会主
流对此持比较坚决的否定态度。教会对沙皇圣性
的缄默诚然有其基督教伦理的论据，但也不乏教
权与政权博弈的因素。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的形成，公国纷争时期以相互倚重为主的总体上
较为 “和谐”的政教关系面貌发生了变化，教会
对政权的影响力日渐削弱，而政权对教权的威权
则日益彰显，特别是圣主教公会时期，教会沦为
政府的一个宗教事务部门。沙皇／皇帝通过牧首
或都主教施行敷圣膏礼 （помазание）而成为合
法的君主，但也正是藉由这样的仪式使其成为上
帝在尘世 “合法的”代理人，使其对教会事务的
干涉获得了一定的合理性。面对来自世俗权力的
威压，教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独立
性，表现之一即是在圣性问题上对历代沙皇的缄
默。在圣性问题上教会的被动 “失语”主要体现
在圣主教公会成立 （１７２１）至１８９４年尼古拉二
世即位这段时期对地方圣徒的封圣上，这一时期
不仅全教会圣徒的封圣缩减，地方圣徒的封圣更
是基本停止，瑐瑦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颁布的
一系列有关修道生活、修道院的法令和规定导致
大量小修道院关闭；另一方面，在统一的中央集
权国家思想的指导下，“地方的”需让位给 “全
体的”，此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不推崇圣
徒崇敬传统的新教的冲击。
圣性的 “繁荣”表现在地方集体圣徒纪念日

的设立与新殉教士和认信者的封圣上。设立地方
集体圣徒纪念日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圣主教公会时

期，如１８３１年设立了沃伦圣徒日 （１０月１０
日瑐瑧），１８４１年设立了沃洛格达修士圣徒日 （纪
念日为８月１７日，后改至五旬节后的第三个星
期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直至１９８８年，俄罗
斯东正教会延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共设立１５
个地方集体圣徒纪念日，如罗斯托夫－雅罗斯拉
夫圣徒日 （５月２３日），特维尔圣徒日 （６月２９
日之后的星期日），拉多涅日圣徒日 （７月６日）
等，瑐瑨纳入地方集体圣徒纪念日名录，事实上间
接地构成了对一些圣徒的封圣。大量地方集体圣
徒纪念日的设立既是二战后东正教会生存境遇有

所缓和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教权与政权在博弈
中达成暂时平衡的一种手段。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
纪初以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为代表的新殉教士和

认信者的封圣，虽然在规模上略逊于基督教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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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殉教士，但在总数上已经远远超过俄罗斯此前
１０个世纪所封圣的全教会圣徒的数量。诚然，
教会强调新殉教士身上所体现出的道德高度，但
不可否认，对新殉教士和认信者的封圣构成了对
早期基督教与多神教斗争的那段历史的呼应与回

响，是教会在新时期政教关系的 “蜜月期”对逝
去的一个时代迟来的回应。
由此可见，俄罗斯东正教的圣性，虽然立足于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但跳脱不出政教关系的樊篱。
在教权与政权的这场长期的博弈中，教会在圣性问
题上有退让，有变通，同时也以圣性为工具作为表
达自己态度、彰显教会独立性的一种方式。
３．神秘主义与多元化修行实践之间的张力
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Г．П．费多托夫

（Г．П．Федотов，１８８６－１９５１）在其 《古罗斯
的圣徒》（СвятыедревнейРуси）一书中写道：
神秘主义，无论是在冥想的意义上，还是从 “心
智”祈祷的方法上而言，都不是俄罗斯圣性的特
点。瑐瑩费多托夫这里所说的 “心智”祈祷指的是
一种神秘主义修行方法———静修主义 （Исихазм）瑑瑠。
静修主义源自希腊语ησυχια，有宁静、沉默的意
思，是古代的修行传统。静修主义以神秘体验为
基础，它要求在绝对的 “静寂”和 “沉默”中通
过 “祈祷”来观照上帝，并最终在非受造的他泊
之光中实现神化。静修主义的内核在于修行者要
摒弃各种杂念，集中心智，不断地在心中重复
“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
罪人。”静修主义于１４世纪由格里高利·帕拉玛
的门徒传入俄罗斯，最初主要是修士所采用的一
种修行实践，１８世纪晚期至１９世纪，静修主义
在俄罗斯迎来复兴，这一修行方式也日渐走出修
道院的高墙，流行于俄罗斯社会各个阶层，如白
神品神职人员司祭喀良施塔得的约翰。瑑瑡 然而，
纵观俄罗斯东正教圣徒的传记可以发现，对圣徒
严苛斋戒、虔敬祈祷的外部描写有之，对其生产
劳作、广兴教堂修道院的描写有之，对其乐善布
施、服务尘世的描写有之，而对这种内在的、神
秘主义的修行却着墨不多。一方面，这体现了俄
罗斯东正教会对实现与上帝合一的多元化修行方

法的强调，如与静修相伴生但又不必然指向静修
的斋戒，对肉体进行磨炼的修行；通过祈祷和繁
重的生产劳作以磨炼心智、繁荣修院的修行；虔
守教规者切实地遵守教会的诫命，慈悲施舍的修
行……另一方面，静修主义是一种内在的修行实
践，与上帝合一是一种神秘的个人体验，从外在
的视角难以捕捉，用理性的语言无法传达，故
而，东正教会较少具体描写这种神秘的个人体

验。最接近人神合一体验的描写出现在萨罗夫的
谢拉菲姆那里，其传记作者地主 Н．А．莫托维
洛夫 （Н．А．Мотовилов，１８０９－１８７９）记载
了他与谢拉菲姆在一次对谈时看到谢拉菲姆被无

法直视之光所笼罩的变容景象。从这样两个层
面，即神秘主义的个人体验与多元化修行实践之
间的张力来理解费多托夫所说的 “神秘主义不是
俄罗斯圣性的特点”才不至于歪曲了俄罗斯东正
教圣性的内涵。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圣徒的传
记中不乏神迹的描写，亦带有神秘不可知的色
彩，但神迹不同于与上帝合一的神秘体验，神迹
是神性力量／恩典藉由圣徒这一中介对尘世生活
的介入和彰显。
综上所言，俄罗斯东正教圣性并不否认神秘

主义的个人体验，诚如神学家布尔加科夫所言，
神秘是东正教的空气，环绕在东正教周围，瑑瑢圣
性也自然呼吸着这一空气。事实上，俄罗斯东正
教在圣性这一问题上恰恰赋予了个人体验以真正

的神秘空间。对神秘主义的认可并不意味着俄罗
斯东正教对忙前忙后的马大的否定，马利亚和马
大瑑瑣都是上帝所悦纳之人，在圣性这一问题上，
可以看到俄罗斯东正教会对 “马大”精神的认可
与宣扬，只是在 “马大”的忙碌中又隐含着静默
的自省。因此，费多托夫说道：俄罗斯的神秘主
义流派是非常隐秘的，很难找到他的蛛丝马迹。瑑瑤

结　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俄罗斯东正教传
统中，圣性的主要载体指向具体的圣徒，遁世与
入世、政教之间的张力、神秘主义与多元化的修
行实践构成全面和深入理解俄罗斯东正教圣性的

三个维度。圣徒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多元化圣性既
是基督教上帝本体论意义上圣性的一种外延，也
是 “神圣的人民”的具体化体现，同时又深受俄
罗斯历史上多神教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
下，圣徒们在民间信仰的层面被实用化、功利
化，例如鲍里斯、格列勃死后成为护佑俄罗斯大
地免遭敌人侵犯的力量；穆罗姆的大公彼得
（Петрмуромский，？－１２２８）及其夫人费夫罗尼
娅 （Феврониямуромская，？－１２２８）成为家庭、
爱情的守护神，对上帝之爱转变为对家人之爱；
圣谢尔吉成为开启智慧的主保圣人；大公们作为
祖先而被追忆……在这样一种理解中，人和神的
关系似乎拉回到了曾经的多神教阶段，人向神祈
求从而获得庇护，失却了奥托所言的人对上帝的
敬畏与颤栗。

（责任编辑：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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